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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华乐心路

叶　聪

长期以来，我对华乐在乐器性能、乐曲的配器、乐队音响、乐

队演奏者的能力以及它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许多的疑

问。2002 年我带着这许多问题走马上任新加坡华乐团，原本准备

试几年就“洗手”的，殊不知这一“试”就试了十四年之多，大有

欲罢不休之感！

“往事竟堪回首”，以下是对我在新加坡华乐团工作的一些回顾，

也正是这十多年来我的华乐心路。

心路之一：曲目拓展

以传统作品与新作品相结合为战略，以南洋与中西结合为特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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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流行为拓展观众群的捷径。

由于华乐在新加坡长期处于业余与半业余状态，要把华乐从社

会边缘带入新加坡的主流，要使新加坡华乐团真正被认为是专业的

国家乐团，为所有的新加坡人服务，我们必须作出许多改变。当务

之急是“曲目拓展”。当时我抓了几个突破口。

A. 韵采南洋

经调查，我发觉团里除了一些改编曲外，真正有新加坡风格的

乐曲很少。在上任后不久，我在新加坡欣赏一个“南洋画派”的画

展之后得到了启发。我想 ：“既然有南洋画派，为何不可以有‘南

洋乐派’？”有了这个想法以后，我先邀请本地作曲家改编和创作

一些南洋题材的乐曲，我也尝试从数量不多的现有的南洋风的曲子

当中寻找，沈文友改编的《舒礼兰》就被拿出来多次演出。

2006 年，我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，故此为华乐团倡办首届“新

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”，这也是我在确立“南洋乐派”之道路上

迈出的重要一步。这次比赛中，乐团规定参赛作品必须有“南洋特

色”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共征集了七十多部作品，充实了乐团的

曲目库，更凝聚了一群有意创作南洋风格华乐作品的优秀作曲家，

成为乐团坚实的后盾。

2011 年 8 月至 11 月举行的第二届“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”，

可以说是我自 2006 年倡议首届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后，经过数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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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淀和积累后再下一城。我们成功地引起了政府领导的关注和国家

总理的亲自捐款，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！由此，南洋华乐之

火逐渐燎原，新加坡各团体争相仿效，华乐的“南洋之旅”进入坦途。

B. 神汇中西

我认为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要有新加坡特色，必须体现这个东

西方交汇的小红点里中西结合的特点。然而我们不可以把西方的东

西拿来生搬硬套，要挑选乐器与风格较有结合点的音乐，才可能在

创作上做到真正的东西方融合。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爵士乐。爵士乐

是从民间产生出来的，可以与同样从民间而来的华乐找到平行关系。

我邀请了非常有名的布鲁贝克三重奏（Brubeck	Trio）两次来新加坡

与我们合作。我们也举办了工作坊，让乐队与乐手能够得到爵士乐

的即兴训练。我们也举办过中阮与吉他、木管与笛子、东西扬琴、

中西弦乐等许多专场。在策划这些音乐会之前，我与乐团同事们经

过很多的思考，力图避免经常出现的硬性凑合“拉郎配”的现象，

努力寻找音乐上的“结合点”。这里，对东西方音乐的深刻了解与

高尚的艺术品位对我们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经过多次实践

之后，我们多了年轻观众和其他族群的观众。

C. 走过流行

新加坡华乐团原来缺少流行音乐曲目。刚开始时我尝试找流行

歌星合作，实现双赢，不少歌星也觉得跟华乐团合作能提高歌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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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能力。我们邀请了一流的“学院派”作曲家来重新作曲编配。

在歌曲中注入“交响性、对位性、色彩性”，使流行歌曲在保持其“大

众化”特点的同时，获得厚度、深度与张力。这些流行音乐会为我

们带来了大量的新观众，他们之中不少人也逐渐来听我们其他较传

统的华乐节目。流行音乐逐渐成为我们拓展观众的重要途径。

D. 大型制作

我发觉成功的大型制作既提供了凝聚创作与制作团队的平台，

也是训练乐队能力的大好时机，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以帮助筹集

资金。十多年来，我们圆满完成了不少跨越型的制作，这些都对华

乐团在提高知名度，演奏水平，以及曲目积累方面都起到了传统式

正常音乐会所无法起到的作用。

心路之二：乐队训练

各种新曲目对我们乐团在音乐上、技术上及音响上都造成新的

挑战。因此训练乐队立刻成为我在新加坡华乐团的工作中十分重要

的一环。通过训练，提高乐队的演奏能力，改善总体音响则是我的

战略与目标。

A. 通过曲目

在常规音乐会中，我通过大量不同类型的曲目来挑战与训练

乐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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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通过排练

我认为每次排练都是一次训练，每次排练都有其目的。多年来

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华乐团的音响平衡问题。著名作曲家鲍元恺

曾经说过，华乐有“尖、扁、杂、散、闹”的弊病，这经常是因为

配器与演奏而产生的问题，当然也与乐器构造有关。当年我是带着

疑问来新加坡的，看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里的

关键是要打开乐队队员的耳朵，我要他们努力去听乐队中其他人的

声音，听各种各样的和弦，以找到优良的音色、音准及音响平衡。

C. 通过分部

分声部排练相当重要，这是具有针对性的一种排练，所选取的

曲目都是具有目的性的。为了解决管乐的问题，我特别请了罗伟伦

写了管乐练声曲，让他们互相聆听，使整个声部都能够靠在一起，

以达到音响平衡。弦乐的揉弦和弓法要统一，一个声音雄厚音色统

一的拉弦大声部将是把整个乐队“裹”在一起的关键。弹拨乐要以

阮族乐器来包容，管乐则往笙靠拢，找到竖起来的声音。如何化“尖、

扁、杂、散、闹”为“松、圆、透、柔、润”并富有张力、弹性？

这取决于乐队成员的听觉，更对指挥的听觉敏感度及训练乐队的能

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对一个指挥来说，训练华乐团是比训练西洋

交响乐队难得多的工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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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路之三：人才培养

乐器是靠人来演奏的，音乐更是由人来创作的。我在与新加坡

华乐团的合作中以人为本，重视人才，特别是本地人才的培育 ：指

挥、作曲、乐队成员三头并进，尽力培养指挥人才、作曲人才、乐

队人才。

A. 指挥人才

我认为专业乐团的实习过程是一名华乐指挥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
在我 2002 年就任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后，第二年就为有才华的

年轻指挥设立“指挥助理”一职，“指挥助理”这个具有实习性质

的职位，主要是协助音乐总监及助理指挥进行乐团排练，并负责指

挥小区音乐会及其他演出。这种“实战”的宝贵经验可使初出茅庐

的指挥迅速成长，并能够独当一面。

华乐团的“指挥工作坊”为指挥提供短期训练。2006 年 7 月

至 2010 年 5 月举行的第一次工作坊，吸引了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

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年轻指挥参加，后来的工作坊则着重于

发掘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指挥人才。

我在工作坊期间主要教授学员指挥具有南洋特色的曲目，更邀请乐

团行政总监何伟山介绍乐团的行政运作。这些都是我们“指挥工作

坊”的特色，更让学员明白到艺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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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作曲人才

新加坡华乐团秉持着栽培下一代作曲家的使命。在 2006 年第

一届“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”开始，我们就设立了“新加坡作

曲家奖”和“新加坡青年作曲家奖”。

我们也曾经在 2011、2013 与 2016 年举办过三届作曲家工作坊，

工作坊设有新作品试奏会、作品分享和专题讲座等。从2012年开始，

我们设立了“驻团作曲家”一职。我们于 2016 年 7 月举办了第一

届作曲家实习计划，以培养本地年轻作曲家为目的，为他们提供平

台并创作新作品，其作品也将有机会在华乐团今后的音乐会中演奏。

C. 乐队人才

我们的乐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，有本地、中国大陆、中国台湾

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及欧洲、美国等地的。只要是有才华的演奏家，

我都欢迎他们报考华乐团，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出于对新加坡新一

代年轻乐手的期盼，我们近期设立了乐队实习生，为本地专业的演

奏人才提供良好的表演实习平台。

心路之五：未来展望

华乐团未来的十年，将是把“南洋”之根扎得更实更深的十年，

将是把乐团演奏质量提升到新的高度的十年，更是把新加坡的华乐

之音广为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十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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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过去的那些年里，中国港澳地区的中乐团、中国内地的民乐

团、中国台湾地区的国乐团和新加坡的华乐团四乐界，丝竹之声相

闻，相互往来甚少。我希望在今后的十年中，一个互相合作，分享

资源，共同成长的“华乐大世界”将会逐渐形成，并开花结果。

我本人则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有时间坐下来写本书，作些曲，

做一些以前从未有机会做的事。


